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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炒房、炒股、炒币，甚至是炒鞋。

最近在云南，由于当地生猪价格处于全国价格的

洼地，一些不法商贩，竟然组成“炒猪团”，想尽办

法跨省收猪、贩猪、炒猪。由于十分金贵，一些地

方的猪甚至过上了“吹空调、住楼房、坐电梯”的

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猪”。

现代猪如此享福，古代的猪又当如何

呢？会不会同猪不同命？在猪年的尾声，就

让我们跟随科技日报记者的笔触，回顾一下

几千年来人类与猪同行的历史吧。

家猪的野生祖先是野猪。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罗运兵介绍，目前国际上一

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土耳其的

卡耀努等遗址，年代约为距今 9000年前。

中国是欧亚大陆家猪 6 个独立起源中心

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

靖和罗运兵，通过对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猪

骨材料进行骨骼形态的观察和测量、病理学

研究、数量分析、年龄结构统计、考古背景解

读、食性分析、古 DNA 分析等，确认中国最早

的家猪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年代为距

今 9000年左右。

“我国猪类资源十分丰富，其系统演化也

相当完整，多学科的证据表明我国家猪是由

全新世的野猪驯化而来的。”罗运兵指出，国

际动物考古学界研究初步显示，猪类驯化有

一个跨越上千年的漫长过程。

距今 7000 年以前，家猪已出现在黄河流

域和长江流域大量的考古遗址当中。比较

研究表明，前仰韶时期，各地区考古遗址的

猪群显现出较鲜明的地域差异，至少整体上

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大类群。这为我国

家猪多中心起源提供了较确凿的动物考古

学证据。

罗运兵认为，结合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方

面的证据，我国猪类驯化可用“本土多中心起

源”来概括。它既是本土起源的，同时又是多

中心起源的。对我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家猪起

源道路应该是独立驯化本地的野猪，但也不排

除一些地区直接从外地引进家猪。

各地区独立驯化本地野猪
中国最早的家猪发现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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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饲养方式，一般有放养、圈养以及圈

养与放养相结合 3 种方式。罗运兵认为，驯

化初期，估计主要是以放养为主，完全的圈养

可能出现较晚。甲骨文中的“家”字，从字形

上看，像是房屋下面有一头猪，其本义可能为

饲养家猪的稳定居所，也极可能与专门豢养

猪牲有关。

圈养方式起源于何时何地？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介绍，陕西姜

寨、半坡，河南西坡，山东北辛、三里河，浙江

河姆渡，江苏龙南等遗址据称都有圈栏遗迹

出土。

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圈栏遗迹的大小、

结构、包含遗存等进行分析，认为陕西姜寨和

半坡遗址的圈栏作为猪圈的可能性较大。这

表明猪的圈养方式至晚在距今 7000 年到距

今 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汉代，家猪饲养业得到快速发展。汉阳

陵东侧的丛葬坑中出土了排列密集的彩绘陶

猪俑，有公猪和母猪，还有阉割的猪，表征了

家猪饲养规模的扩大和选育技术的进步。

吕鹏认为，汉代明显存在家猪放养和圈

养两种方式。譬如，汉代陶猪圈生动展现了

圈养猪的情形，而《史记·平津侯传》中则记载

5000年前已有猪圈出现
为省饲料古人春夏时节尽量牧猪

国人对猪肉的青睐不仅限于今日，而是

源远流长。据吕鹏介绍，贾湖遗址当中猪骨

破碎而且数量众多，佐证了当时人类对猪肉

的大量食用。破碎的猪骨，很可能是古人敲

骨吸髓所致。大量碎骨的出现，则说明食用

量大。

就整个史前时期而言，猪被广为食用，这

在考古上有明显的体现。“比如，我们对全国

300 处考古遗址进行统计，均发现有猪骨遗

存，猪骨破碎且有明显的加工和食用的痕

迹。”吕鹏说。

猪肉消费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中原地区

以猪为主要的肉食资源，随着家养黄牛和绵

羊的传入，在距今 5000—4000年，形成了以猪

为主，包括多种家畜的局面，奠定了该地区率

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生业基础。西北地区的肉

食资源，在距今 4000 年左右齐家文化时期开

始了从“以猪为主”向“以绵羊为主”的转化，

草原畜牧和游牧生业方式最终在此地生根发

芽。南方地区的古代先民由于优越的野生动

植物资源，因此家猪的饲养规模一直保持较

低水平。

“养猪两头利，吃肉又肥田”。这句农谚

告诉我们，养猪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还能为农

业提供肥料。猪粪中氮、磷、钾含量高且比例

适中，肥效全面。而且猪粪是速效肥，可以直

接施到地里，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不像

牛、马粪要经过发酵才能施用。

“猪身全是宝，一样扔不了”。在中国古

代，猪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肉食、肥料，还有

更为深刻的仪式性使用和文化内涵。

“在驯养之初，家猪已在祭祀活动中发挥

作用。”吕鹏指出，贾湖遗址中已用家猪下颌

作为随葬品。因其“常畜而易得”“故因其便

以尊之”，猪在祭祀当中的“优位”现象一直延

续到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

罗运兵对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祭祀用

牲的骨骼遗存进行详细统计发现，猪是史前

动物牺牲中出现频率最高、数量最大的一种

动物，这表明猪被广泛地运用于仪式性活动

中，成为献祭的主要祭品。

商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用牛祭祀且多用

牛头，从而完成祭祀用牲由猪优位向牛优位

的转化。至迟到春秋时期，“太牢”（牛、羊、猪

的组合）成为官方宗教和仪礼活动中的固定

用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

随着古代经济的发展，猪的文化内涵

日 益 世 俗 化 。“ 梳 理‘ 与 猪 同 行 ’的 历 史 进

程，不难发现，人们的生产技能、生活水平

在不断进步和提高，风俗习惯和文化知识

也逐渐变化和丰富。”吕鹏表示。

中原地区最爱吃猪肉
猪在商代中期以前是主要祭祀用牲

了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曾“牧豕海上”。

在圈养的情况下，养猪需要饲料，往往与

人争食。所以，古人为了节省饲料，尽量放

牧，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猪篇中说：

“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同时，尽量利用人所

不能利用的农副产品，特别是残羹冷炙。除

了农产品及副产品可以用作饲料之外，野生

的植物也可作为饲料，正所谓“猪吃百样草，

饲料不难找”。

除文献记载之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

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是如何饲养家猪

的。吕鹏介绍，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

来至商周时期，华北与华南地区的古代居民分

别把小米的秸秆、谷糠这类谷草和稻米的秸秆、

谷糠这类稻草作为家猪的主要饲料，华中地区

家猪则既吃谷草又吃稻草。这三个地区家猪的

食物来源恰好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粟作、

稻作、粟稻混作农业区区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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